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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冬時節，穿過大明湖南門向南，一幅老
濟南風情的水墨畫映入我的眼簾。
一泓湖水，澄澈見底；波光粼粼的水面

上，綠波殘荷，水氣氤氳，錦鯉嬉戲；湖岸
的垂柳，綠裝已經卸盡，但風韻不減，被寒
風染得金黃的柳枝，依然裊裊娜娜，垂下萬
千金絲縧；湖的東南岸，是一個個老式的民
居，白牆黛瓦的四合院倒映在清澈的湖面
上，風生水起，若隱若現。這就是百花洲。

百花洲西南側，一條小河晝夜不息地向湖
裡注入泉水，河岸上楊柳依依，柳枝拂水婆
娑宜人；河底的水草，在恒溫泉水的滋潤
下，依然青翠碧綠，鮮嫩養眼；河兩側是楊
柳掩映下的老街，一個個四合院依河而建，
院落大都有雕樑畫棟的大門樓和鑲着黃銅門
環的黑漆大門，黛色的屋脊在藍天白雲下飛
簷翹角；一個個院落裡、院門外，劉氏泉、
騰蛟泉等名泉汩汩噴湧，民居前、小河邊、
陽光下，三三兩兩的遊客圍着小茶几，悠閒
地品茗賞景，展現出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
泉城特色和市井風情。這就是曲水亭街。
徜徉在百花洲和曲水亭街，有一種特殊的

味道，一切是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樸素。喧
囂的鬧市裡能保留着這樣一大片看得見天際
線、聽得見蟲鳥啼、石板路下淌得出泉水、
有河有湖的老城區，實在是太稀罕了。每當
來到百花洲畔、曲水河邊，我就有一種恍然
回到兒時故鄉江南的感覺。
曲水亭街和百花洲，街以亭命名，亭以水

命名，河以曲著稱，洲又以百花相冠，一聽
這個洲、亭、街、水融為一體的幽雅地名，
就令人心嚮往之。在後宰門街西頭，曲水亭
街和西更道巷的銜接處，一條流水潺潺的小
河由西向東流過，河的北側，四合院的門樓
上，張果老騎毛驢的磚雕木刻清晰可見，木
門上的油漆雖然刷得珵亮，但銅門環的存
在，還是讓我感到這本身就是這條老街滄桑
歷史的縮影。四十七年前，我在老城區運署
街上的濟南一中教書，一個傍晚訪問一位學
生家庭時，曾扣啟過這戶的門環，當木門吱
吱丫丫地緩緩打開時，院裡的泉水汩汩噴
湧，老街的神韻迎面撲來。

曲水流觴百花洲，曲水亭街和百花洲歷來

就是名人名士的薈萃之地，流傳着許多美麗
的傳說和動人的故事。有關曲水亭的記載可
以追溯到北魏，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在
《水經注》中寫道「歷祠下，泉源競發，其
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
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歷城是指榜棚
街一帶的濟南老城區，流杯池就是王府池子
一帶。如今，泉水從池中溢出，連同珍珠
泉、芙蓉泉等名泉迤邐流過來，匯集成一條
泉水河，從起鳳橋下潺潺北流，穿過一個個
白牆黛瓦的四合院外牆根，轉而曲折東流，
經曲水河注入百花洲，匯流大明湖。晚清著
名小說家劉鶚在《老殘遊記》中描述的「家
家泉水、戶戶垂楊」，就是這一區域。老濟
南的市井風情，泉城的獨特魅力，幾乎都被
曲水亭街和百花洲承載。
曲水河上還有許多有趣的習俗。舊時，每

年三月三，文人墨客們都會相邀到百花洲
畔、曲水河邊，飲酒賞泉，吟詩作賦。相傳
這一天，人們要在水邊洗濯以求吉祥，洗濯
之後，就舉辦「曲水流觴」的盛會，將盛滿
酒的酒具，也就是「觴」，放在托盤裡，再
將托盤放在曲水河上，托盤飄到某處會因某
種原因停下，只要一停下，坐在河邊的人就
要端起酒杯一飲而盡，並吟詩一首。如作不
出詩或詩作不佳，就會被罰酒，曲水流觴的
習俗一直流行到清代。
走在百花洲的環湖小路上，彷彿感到豐厚

的歷史文脈在汩汩流淌：直到九百多年前，
濟南還沒有百花洲，這裡與大明湖連成一
體，連年水患。北宋熙寧五年，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曾鞏擔任齊州知州，在執政濟南的兩
年間，不但修建了造福後世、永除水患的濟
南古城北水門等一系列水利工程，還修建了
百花堤、百花台、百花橋等景觀工程，才使
大明湖之南的這片水域有了百花洲這個富有
詩情畫意的名字。曾鞏對百花洲情有獨鍾，
曾在《百花台》一詩中寫道「煙波與客同樽
酒，風月全家上采舟。莫問台前花遠近，試
看何以武陵遊。」把濟南百花洲比作陶淵明
筆下的桃花源，足見曾鞏對百花洲的感情之
深。
像曾鞏這樣喜愛百花洲的名人名士還有很

多。明嘉靖年間，文壇後七子的領袖，濟南
詩人李攀龍，在陝西按察司副使位上辭官歸
隱故里，在百花洲建了一座三層樓房，取名
為白雪樓，會友吟詩，著成《滄溟集》風行
天下。白雪樓後來幾易其主，明末濟南詩人
王象春購得後更名為問山亭，在此居住的詩
人終日徜徉於湖光山色之間，對濟南的山、
水、湖、河、城題詠殆遍，將一百零七首詩
結集為《齊音》出版，成為清代文壇的領軍
人物。百花洲南岸的曲水亭街8號，是蒲松
齡研究專家路大荒的故居，他著述的《蒲柳
泉先生年譜》、《聊齋全集》等，由上海中
華書局出版，成為蒲松齡研究第一人。百花
洲，曾是文學百花盛開的園地。
從曲水亭街向南，漫步在西更道和將軍廟

街等老街巷里，時光彷彿倒流了百年，一個
個明清以來的老建築，為濟南老城區徒增了
厚重的歷史滄桑感。西更道東側的珍珠泉大
院，明初曾是山東都指揮司，後改建為德王
府，歷經二百多年的清代山東巡撫衙門；壽
康樓街上的題壁堂，是山東乃至北方現存規
模最大的清代戲樓；題壁堂西側的升陽觀亦
即呂祖廟，構成一組始建於金代、擴建修繕
於明清兩代的道教建築群；芙蓉街北首的府
學文廟，是創建於北宋、重建於明代、佈局
嚴謹壯觀的文化勝蹟；將軍廟街西頭的天主
教堂，曲水亭與後宰門街交匯處的基督教
堂，都是濟南老城歷史的生動寫照；鞭指巷
上的陳冕狀元府，是濟南現存唯一的狀元府
第。歷史是根，文化是魂，文化是歷史的積
澱，看到這些老建築，我不由得想起了
2014年11月20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山
東省政府公佈的第一批歷史文化街區，把芙
蓉街百花洲片區、將軍廟街片區和原齊魯大
學校區都列在保護的範圍內，這就為從根本
上留住濟南的根提供了尚方寶劍。
煙雨中的百花洲和曲水亭街，更是令人陶

醉！她的好看，不是驚鴻一瞥，也不是富貴
鬥艷，她不像濟南的三大名勝那樣雍容華
貴，也不像她東鄰的仿古建築群那樣風頭顯
擺，她的好看是淡淡的，素雅的、真切的，
毫不張揚的，默默地、自然地，卻又生命力
非凡地在那平凡世界裡盛開。

必須監察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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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尊敬的老葛
「為什麼我的眼
裡常含淚水，因為我

對這土地愛得深沉。」又想起八十
年前艾青先生在《我愛這土地》中
寫下的名詩，是因為發現有一個叫
葛遠征、人稱「老葛」的農民工最
近在網絡上爆紅。
進入新年後的1月3日晚上，原籍
河南周口來到上海浦東新區某建築
工地做油漆工的老葛，又像往常一
樣，匆匆吃完晚飯後便急急來到距
工地宿舍僅十幾分鐘的七號線長青
路地鐵站。經過在工地附近各校區
的東蹭西蹭，他最近欣喜地發現，
這裡的一號出口處，不但離駐地宿
舍比較近，而且WiFi信號還最強。
他當然就以此為最佳「蹭」點，
每晚與遠方的親人做視頻「約會」
了。這固然是「農民工」的智慧，
又何嘗不是農民工的無奈：在上海
的每一個夜晚，老葛最大的幸福就
是和家裡人視頻聊天。他每天都要
「赴約」他一家四口的那個群，名
叫「最親愛的人」。
去年，他開通了 28元的包月套
餐，每個月可以擁有50分鐘內地主
叫通話時長和100M流量。這些流量
如果用來視頻通話，不到1小時便會
全部用完，於是他只能「智慧」又
無奈地想方設法「蹭網」，以不辜
負內心深處那些最幸福的時刻。
也真巧，就在1月3日這天晚上，
當身着藍色工裝且衣服上還沾有石
灰和水泥的老葛正蹲在地鐵口的一

個牆角，正在一個充電插頭的旁
邊，他正兩手捧着手機，正對着屏
幕那頭的妻子有說有笑時，這一
幕，恰好被匆匆路過的很多人中的
一個有心人看到了。
一剎那間，這位有心人彷彿看到

了一幅斑駁的油畫，他不知道應該
怎樣表達自己內心的觸動，但他知
道怎樣把自己內心的這種觸動傳播
到網上去。就這樣，老葛在地鐵口
「蹭網」的視頻一經在網絡上推
出，其點擊率很快就達到778萬。小
狸也就是在那一時刻，由這位新晉
「網紅」而一下子想起了艾青先生
那兩句名詩。是的，「為什麼我的
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
得深沉。」小狸最大的感想是，老
葛的無奈固然讓我們眼裡常含淚
水，但他的智慧與幸福也更深沉地
啟迪了我們「對這土地的愛」。
僅以收入而言，在河南老家時，

老葛種西瓜和打零工的收入，一年
不超過3萬元。而自從到城裡做建築
工人後，刨去春節回家的時間等，
老葛一年出工300天以上，每天掙
250元左右，年收入可在7萬至8萬
元之間。外出打工這5年，無論是在
北京、長沙、義烏，還是在上海，
老葛每年都能帶4、5萬元回家。他
在老家早已蓋起了新房子，生活愈
來愈滋潤。
據悉，全國跨省流動的農民工現在

大約有7,000多萬，但願他們每個人
都像老葛一樣「蹭網」並幸福着。

最近幾年香港司
法制度之運作和法

治精神之體現頗受社會大眾質疑。
反對派和外國政團較多認為香港
法官正受到特區政府干預。但是我
們守法良民看不過眼「非法佔中」
之後種種後遺症，就要批評個別法
官疑似偏幫反政府的暴力分子。
孰是孰非？有關心社會事務的市
民出言責罵某位法官，結果法律界
精英群起嘩然，警方立刻請了當事
人去問話。但是大家都不會忘記，
某反對派政壇名嘴也曾經辱罵另一
位法官為「狗官」，結果沒任何法
官或律師指責過名嘴一句半句。如
果一定要找個理由，只能說這回小
市民罵的內容疑似涉及種族歧視。
大家還都記得，另一位反對派名
嘴在更早之前也試過肆口狂言地辱
罵政府官員為「狗官」。然後又很
快文過飾非，辯稱不是罵「狗官」
而是「九品官」，所以省稱為「九
品」云云。由此可見，這人是誠信
掃地了。傳媒近日又廣泛報道，前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強調的：
「法官沒有主人，只忠於法律。」
本文要談談，英國普通法的法官
應該忠於什麼，以及英國普通法體
制下的法官是否容許小市民批評。
已故英國著名法官丹寧男爵（Bar-
on Denning，1899-1999），是近代
英國普通法的權威，他的「級數」
絕不是李國能法官可比。丹寧談普
通法，當然是「一言九鼎」了。他
其中一則重要名言是：「無宗教即
無道德，無道德即無法律。」（英
文原文從略）英國國教是聖公會，
屬基督新教的一個旁支，丹寧本身
又是基督徒，於是有以上的結論。
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英式普通法法
官，我們可以省去前一句，刪減

成：「無道德即無法律。」
法律界精英為今日小市民辱罵法

官而震怒，對往年反對派要人辱罵
另一個法官則「勿視、勿聽、勿
言」，是為雙重標準。這樣歧視親
政府派而偏袒反對派，是不道德
的！何謂歧視？兩個人做了相同的
事、被判了相同的罪，卻得到不同
的結果，就是歧視。為什麼小市民
要憤怒？因為同樣是襲擊罪成，警
察打了「市民」（實是阻差辦公的
示威者）要入獄，示威者打了警察
就罰款了事，這成什麼世界了？
筆者還可以再舉一例，元代蒙古

族人是頭等公民，蒙古人打死漢人
可以罰款抵罪；漢人是二等公民，
打死了蒙古人要填命。今天警察襲
擊罪成要坐牢，反對派襲擊警察罪
成就罰款。筆者只能講一句：「我
們小市民不要崗位歧視！」
丹寧男爵曾引用英國哲學家邊沁

（Bentham， 1748-1832） 的 名 言
（也是只譯為中文，原文從略）：
在保密催生的黑暗之下，任何事情
都可能出錯。但如果過程真正公
開，你就會見到法官自重。遇上法
官作弊，應該容許傳媒批評，這樣
才可以令所有人守規矩。
換言之，丹寧男爵認為傳媒有批

評法官的自由和責任！傳媒為民喉
舌，這是老到掉牙的社會傳統規
範，傳媒代表民眾發聲，民眾也可
以自己發聲！不過，仍然應該理性
批評，不應罵狗官。但是同時我們
守法良民也不要任何公職人員偏袒
反對派，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嗎？筆者贊成丹寧男爵的觀
點，要香港法官都自重而不作弊，
要香港法官都守規矩！
請先忠於道德，然後才好講什麼

忠於法律。

假日在家，靜悄悄的，再翻看為紀念
老伴黃穗良追思會的小冊子，老伴已經

去世逾兩年兩個月了。
老伴去世之前，長期臥在病榻，而且要靠氧氣機維持呼

吸。這樣的時光當然不能維持很久。但是人在還是可以有
個精神寄託，我早晚都要多次去看看她，摸摸她的頭，才
放心到辦公室工作。當然，兒女孫子也會常去看她，正是
親情的滋潤，才能使她在呼吸器官極度衰弱之中，維持兩
年之久，而且是在沒有痛苦掙扎中安然去世，也許這也是
一種福氣吧。
老伴與我，最大的共同點是重視親情，她的最後的一次
露面，是坐着輪椅前往學校禮堂觀看大女兒的舞蹈表演，
還和小孫子三代人合拍了一張照片。她走完人生的道路，
是在摟着可愛的小孫子，並看着她年輕時也喜愛的舞蹈活
動了結的，這也算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我不敢說老伴是生榮死哀，她生前也不能說對社會有太

大的貢獻。她自己平凡的一生，以教育下一代而獲得學生
的擁戴，也曾在出版事業上作出些微的貢獻。正如我們的
兒女所說，晚年她的記憶日漸衰退，身體虛弱，但只要見
到或談起她的學生，臉上總會泛起慈愛的微笑，說她在她
的學生眼裡，的確是一位好老師，也不為過。
斯人已逝，往事只能留在我和子孫的記憶裡。回憶也許
是一種享受，不，可能也是一種折磨。我倆結褵六十年，
又有三個孝順的兒女和可愛的孫子。孫女兒去年出嫁，正
希望有個曾孫兒出現，享受四代同堂的樂趣。但我深知，
長年需要氧氣箱來呼吸的老人，其生命能維持多久？
斯人已去，往事不堪回憶也只能留在回憶裡。我說自己
是個膽汁型的人，情緒容易激動，感情不易控制，既重視
親情，而難免因親情的變化而激動。父母親和兄長的去
世，情緒難免大受刺激，但愛妻的辭世，精神更接近崩
潰，老伴呀，您走好！

再記老伴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我發現我真的很喜歡
看電視，雖然對就一般

人來說，也覺得看電視是浪費時間，但
你放心，我選擇的都是一些比較資訊性
的內容，看過之後總會有點得着。
雖然偶爾也會發夢，就是會選擇一些

比較清純的愛情元素內容觀看，畢竟生
活節奏緊迫；雖然也應該從不同方面去
學習多一點東西，但總有一些時候可以
放空心情，不要讓腦子太勞碌。
早前看到了一個紀錄片形式的電視節

目，內容講述有關患上「失智症」老人
家的生活。
「失智症」這三個字對於香港人來說

可能有點陌生，因為我們通常也會說是
「腦退化症」，你就知我說什麼，其實
也是一樣的意思；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近年好像愈來愈多人患上這個症狀，我
自己也有這憂慮。
因為我經常會忘記一些事情或東西，

所以我也很大機會在不久的日子患上這
個症狀，而且有時候我也跟身邊的朋友
說：「如果在未來的時候，我看見你，
但又說不出你的名字或已經遺忘你這個
朋友，請不要介意。」
說回這個電視紀錄片，節目開始的時

候，他們跟觀眾介紹有一間名叫「失智
症的友善商店」其實是一間便利店，裡
面有四個員工，其中兩個就是患上「失
智症」的老人家，而其餘兩位店員其實
也曾經受過訓練，讓他們知道怎樣面對

及跟「失智症」的人相處，從中加以協
助及幫忙，要認清知道「失智症患者」
如果有任何症狀，他們也可以第一時間
發現。而這個讓「失智症」的人可以跟
平常人一樣繼續工作的計劃，安排得很
好，每天也會有汽車接送。
這兩個患「失智症」的婆婆，看到她

們其實很努力地去學習，而且在便利店
工作也需要有很多靈活性，包括除了如
何收取客人的金錢之外，還有，如果客
人需要買在枱頭前的食物，例如︰魚
蛋、茶葉蛋、關東煮，她們也要幫助整
理，這些工作可能對一般人來說很容
易，但對她們來說可能有點複雜，但她
們也很努力地學習。
而看的時候也很感動，因為除了看到

店員如何幫助這些失憶症的患者之外，
就連顧客也知道這間便利店是聘請了這
些人，也很樂意及包容他們收銀時要用
比較長時間的情況。
節目的後段，拍攝了其中一個在便利

店工作的八十八歲婆婆的生活。在訪問
她的過程當中，這位婆婆說：「自從再
次到社會工作，心情也開朗了，笑容也
多了」。
雖然很多人年紀日漸長大，甚至乎到

了退休年齡，但絕對仍然可以繼續為社
會出一分力，在他們的生活當中也可以
有更多不同的工作機會，相信他們也希
望在生命謝幕之前，可以做一個有用的
人，而不是每天白白地度過。

失智症的友善商店
商台DJ 余宜發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在香港有一個普遍
現象，就是內行人懂

得互相尊重，不隨便對所懂的專業
作出評論，這當中帶着中國人的謙厚。
不過又有一個極端的現象，有不少香
港人很喜歡事無大小都作出抨擊，
而批評者又往往是外行人，不理實
際情況和後果，也不做任何的調查
和研究，一派口是自己的，想講便講，
「彈」是享用個人的自由的態度。
這種情況愈來愈嚴重，於是在社
交媒體經常看到不負責任，甚至荒
謬的言論，有些人沒這方面的常識，也
不細加思考便廣傳開去，令謬論成了真
理，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起源竟是
無知。這些現象在立法會內最是常
見，有不少國策或政府的制度，經
過眾多專業人士制訂，但反對派為
反而反，隨手便拿來作政治籌碼，
無所不用其極地揶揄和鞭撻，連一
些所謂的專業律師，也昧着良心說
上一大堆歪理，聽得人心裡發麻。
如果一個社會外行評內行成為了
習慣，專業不受重視，這個社會只

會歪風四起，落得倒退，大眾都要
付上代價。我有一位朋友從內地來
港定居已久，內地名校藝術系畢
業。她在藝術界的成就是經過長期
的努力和奮鬥。
最近我出席她的水彩畫個展，卻

旁觀一個令人心痛的現象。我在對
她的畫讚口不絕之時，旁邊有一位
中年胖女士竟不斷高聲批評：「我
就不喜歡這樣的顏色！那個顏色我
也不喜歡！」「人像畫我最討厭，
陌生人一個千萬別掛在我家裡。」
「我見到畫老人家的人像畫就怕，
尤其是在晚上，我怕他會爬出來！
哈哈哈！」這位女士的言論，令朋
友十分尷尬，身旁的人都為之側
目！她肯定是那類對藝術完全狗屁
不通的人，這樣子說話不會對藝術
家的造詣有任何影響，只是她自己
貽笑大方成為笑柄。
其後藝術家朋友說，那女人朋友

向來看不起她是內地人在港卻有一
定成就，經常找機會奚落她。外行
評內行，只會出醜人前！

外行評內行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在大學同班同學中，老賈跟
老陳最要好，雖不同宿舍，但

無妨他們的交情。入學初期，他們出身好，但
都還沒有入團，加上說話隨便，班上某些人便
視他們為「後進分子」。其實，他們只是隨性
而已，並非有什麼超越性的言行。
我起初跟他們也交往不多，在八年大學時期

的後期，由於自願結合組織一個名為「滿天
紅」的小組，印象中成員有張國榮、段文禮、
曹惠民、趙繼剛、趙文耀、陳治政，還有我。
張國榮是班上的文革組長，我們至今半開玩笑
稱他為「長官」，曹惠民、趙文耀是大字報寫
手，而我是提漿糊桶貼大字報的隨從。
當時他們都加入了井岡山紅衛兵，而我，因

為有海外關係，只能在門外徘徊，他們接納了
我，讓我好生感激。後來張國榮還跑到總部力
薦，也終於讓我入社；也讓我跟陳治政有了更
多的交往。
陳治政與賈耕生搬到中南樓之後，低我們一

年級的黃瀛海，大概是由於東北老鄉的關係，
跟治政交好，當然也跟賈耕生親近。他常常在
他們宿舍遊走聊天，由於我和曹惠民、郭芹納

就住在他們樓下，有什麼話，有時不必跨出房
門，朝下一喊，或者我們朝上一喊，就可以溝
通。有時治政跑到我們宿舍聊天，耕生便在樓
上直着脖子喊話，「老陳！」我曾開玩笑，稱
他「老閹雞」，留下年少時不羈的笑話。
郭芹納告訴我，那時他經濟困難，治政借他

十塊錢，還沒用就丟了；現在，十塊當然不算
什麼，但當時卻不是小數目；大學畢業生也才
四十六塊月薪呀。還有，我們幾個去天津吃狗
不理，回校後，他和老賈還悄悄地把捎回的狗
不理塞給芹納，因那時吃吃喝喝會被革命群眾
視為「腐化」。可見老陳他們的確有心有情。
後來，他畢業給分配到大慶，那時全國學大
寨，學大慶，都知道大慶油田，但我沒有去
過，只能想像他在那裡的生活，他曾邀我去看
看，但我綁在時間的戰車上，無法作主。北師
大建校一百周年的時候，大多數同學都回校參
加校慶，治政和耕生也到了，會後，我們幾個
曾結伴走過金水橋畔，說說笑笑，聲容並茂，
有如昨天；怎麼一轉眼，老賈竟在前幾年就離
我們而去了呢？！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終於有機會去哈爾濱開

會，本來曹惠民也在會議邀請名單上，之前我
們還在興奮地聊起可以見到在哈爾濱的阿常
了，不料惠民臨時有事，無法前往，治政卻從
大慶趕來會合。我和寧德常，是自離校後，第
一次見面，心情格外激動。而相形之下，治政
就比較沉靜，後來跟惠民說起，他說，大概是
治政比較內斂吧。
我當然體味得到老同學的脈脈情思，治政比

較老成持重、沉穩。表現形式不同，但那種情
誼卻同樣令人感動。不說別的，光是不辭辛苦
趕來，僅僅是為了見一面，這種感情，也只有
八年情感，才可以凝成。畢竟是八年，知根知
底。八年，難忘的八年呀！

老 陳

曲水流觴百花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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